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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阿尔巴尼亚交恶纪实
    1978年7月7日，作为对中
国外交部致阿尔巴尼亚大使馆
照会的答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中央和阿部长会议于1978年7
月29目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国国
务院（即公开信）。该信标志着中
阿关系的公开破裂。在后来的岁
月里，两国关系就是霍查所说
的——“只是形式上的外交关系
了”。

    霍查的“反击”

    其时，霍查开足舆论工具的
马力，他本人甚至不顾有病，亲
自披挂上阵，对我国当时的内政
外交进行全面攻击、全盘否定。
对我国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
进行诽谤，恶毒攻击“中国是最
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
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
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中国从
未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
建立社会主义”。“中国搞四个现
代化是想当超级大国”。攻击邓
小平1978年访日“是为加强日
本军国主义者和中国修正主义
者的联系服务的，邓对中国人民
的刽子手提出了友谊的保证”。
邓小平访问东南亚“是为帝国主
义在这一地区的帝国主义战线
服务的”。诬蔑中国同罗马尼亚
和南斯拉夫发展关系是在巴尔
干和欧洲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指责我国停止对阿援助是“反革
命、反动行径，是中国对阿的出
卖”。
    1978年年底，霍查向地拉那
区选民发表讲话，竟然公然把中
国列为“主要敌人”。他在随后出
版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则全面
反华，甚至号召推翻中国现领
导，同时为“四人帮”鸣不平。记
得“四人帮”倒台后的4个月里，
阿尔巴尼亚一直对这一消息严
加封锁，只字不提，而阿通社的
《内参》却做了充分及时的报道，
转载了新华社、《人民日报》、《解
放军报》、《红旗》杂志的有关社
论和文章，并在党内下发了通
报、进行了传达。
    霍查对中国的攻击面之广，

就连我驻阿大使及其他人员都
不放过，胡说什么中国武官和新
华社记者都是“中国间谍”，居然
诬蔑中国驻阿大使馆的大部分
人都是特务部门派过来的，等
等，不一而足。至于许多对华友
好的人士，那就更没说了，统统
“定性”为“中国间谍”，重则被投
入监狱，轻则被解职后下放劳
动。
    对于霍查疯狂反华，时任党
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指示说：
“大人不见小人怪。”随之，我国
对阿尔巴尼亚采取了 “四不”方
针，即：不过于重视、不予置理、
不与之论战、不主动恶化关系，
赢得阿国百姓的同情。
    “七七照会”之后，在国务院
领导下，中国有关部门和中国驻
阿使馆齐心协力，在很短时间
内，利用尚未停航的中国民航班
机将全部援阿人员和留学生撤
回祖国的首都。当我方宣布被迫
撤退专家时，阿当局虽大造舆
论，对中国大肆攻击，但阿广大
民众和基层干部对我方专家依
依不舍，他们感激中国的无私援
助，怀念中阿友谊。他们中有的
甚至失声痛哭，有的指着挂在墙
上的霍查像偷偷地说：“这个人
坏极了。”撤离过程中，专家招待
所的服务人员仍然对我方专家
彬彬有礼，服务周到；当我方专
家撤离的车队驶离驻地时，恋恋
不舍的民众无声地站立在街旁，
一些小朋友频频招手。

    中国使馆新馆发现窃听器

    1983年，中国新任驻阿尔巴
尼亚大使郗照明抵达地拉那（阿
尔巴尼亚首都）。刚一下飞机，前
去迎接的阿政府外交部礼宾司
长就迫不及待地对他说，阿方已
为中方修建了新馆，希望在3日
内搬迁。大使听了十分突然，当
即表示反对搬迁，这位司长未作
任何表示，连声招呼也没打就离
开了。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使馆原
址靠近阿党中央和部长会议所
在地，阿方即使在两国关系好时

也一直对我方起疑，担心中国对
它搞什么动作，老早就想把中国
使馆迁走。根据原来的计划，新
馆址在拉纳河北岸，与新华社分
社、中国专家宿舍同在一个区
域，以便于对中国人统一管理。
新馆实际上已经建成，在当时的
外国使馆中当属最大、最好的，
但两国关系一坏就泡汤了。新馆
的前半部分改作了阿外交部，后
半部分改作阿贸易部，新华社分
社新址则成了阿通社，中国专家
宿舍先是改作对内旅馆，后又成
为环保部的所在地。
    过了一个多月，郗大使到阿
方新给的馆舍去查看了一番。新
馆设在使馆区的最北部“斯坎德
培大街57号”。郗大使等查看后
认为，新馆舍根本不具备对外活
动、办公和生活的必要条件，随
即向阿方提出，新馆舍的院落、
大厅、厨房、锅炉等10处必须进
行改造，并强调在改造好之前，
谈不上搬迁问题。在我方多次据
理交涉之后，阿方原则接受了几
项主要的改造方案，经半年多的
施工，基本达到了要求。考虑到
两国关系冷淡，以及阿方要我尽
快搬迁的情况，为了安全保密和
节省经费开支，使馆决定，由全
馆人员和临时来馆修缮的工人
于1984年内自行搬迁，不雇用
阿方一人一车。
    新馆舍院落原是一片废弃
的水泥操场，四处坑坑洼洼，砂
石裸露。经大家日夜奋战，把原
馆的无核橘树移栽过来，用老馆
的肥土造出一片橘园，用废弃的
钢管搭建了一条葡萄藤通道，三
面移栽了翠竹，凡是裸露的地表
都栽种上了麦冬草，还人造了一
小块菜地。几个月后，新馆一片
葱绿，花草树木错落有致，给人
以赏心悦目的感觉。
    郗大使自抵达地拉那机场，
阿礼宾司司长提出要我搬迁馆
舍之时起，就预感到阿方对新
馆舍可能做了一些手脚，随即
报告了国内，并要求派安全保
密检查组来馆进行检查。当年
国内派不出人来，直到1985年
4月才派了一个检查组，开始

用仪器对馆舍进行扫描，未发
现异常。但在装修机要保密室
墙壁时，检查组在靠近地面处
发现一根塑料细管，便小心翼
翼地深挖下去。在墙体的深处，
发现了用高标号水泥和钢筋包
裹着的窃听器装置。更让我们
大吃一惊的是，这种有线窃听
装置竟是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安全保密组的人
员轮流作业，顺藤摸瓜，循着
窃听缆线挖下去，先后在机要
室、研究室、商务处、会议室、
大使官邸等处总共发现了35枚
窃听装置，几乎覆盖了全馆。
    挖窃听装置的工作非常艰
巨，需要门窗紧闭，把敲凿声
降低到最小，以免引起阿方无
理阻挠。尽管如此，阿方从我
们挖第一枚窃听器起就引起了
警觉，在使馆的四周，加派了
便衣警察进行昼夜监视。外交
人员服务局人员 （实为内务部
特工）几次以检修电话线路和
输电线路为由要进入我馆，均
被我方拒绝。此计不成，阿政
府外交人员服务局副局长把大
使召到他的办公室，提出要派
人查看我馆的建筑结构，又当
即被大使严正拒绝。与此同时。
阿方对使馆人员进行了严密监
视，我馆人员外出，阿方都派
人跟踪。我方对其安放窃听器
的行为，并未提出交涉或予以
曝光，而是按照我方一向具有
的 “大国心态”，不加声张地拆
除了之。我则写了一份内参，
及时报告了国内。
    为了把挖窃听器的情况实
录下来，作为历史性的见证资
料，使馆派我和一名外交官，
开车前往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
借来摄像机，将挖掘的全过程、
窃听装置及缆线等都完整地录
制下来。之后，将录像带、窃
听装置、部分缆线通过外交信
使邮袋送回国内。国内有关部门
将这些实物和录像，作为对出国
人员进行保密安全教育的生动
教材。
    （摘自《“山鹰之国”亲历》，
作者  王洪起）

历史声音

    章太炎和震动全 国的“苏报案”
    章太炎，名炳麟（1869--1936）初名学
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馀杭
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
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
治等等，著述甚丰。
    1903年，邹容、章太炎分别写出轰动
全国的《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此二文击中了清朝统治者的要害，引起了
他们的恐慌和仇视，便立令查封爱国学社
和苏报馆，还指名要捉蔡元培、章太炎、邹
容等人。蔡事前闻讯，已避往青岛，余人均
逃散，独章太炎不肯逃，说：“革命就要流
血，怕什么，清朝政府要捉我如今已经是
第七次了。”巡捕和警察来到门口，章迎上
去，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余人都不在，要
拿章炳麟，就是我！”他便被扣上手铐，捉
进巡捕房。邹容收到章太炎自捕房来信，
不愿让章独自受苦，自动投案。这说是震
动全国的“苏报案”。

    王芸生告诫大家要敢于讲真话
    王芸生（1901— 1980），原名德鹏 ，天津
人。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我国卓越的老
一辈新闻工作者。
    1944年，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再次请
王芸生前去讲演。这时候他已担任《大公
报》主编，进一步认识到新闻记者最需要
仗义执言，敢说真话；最忌讳趋炎附势，阿
谀逢迎。他告诫大家：如果你因为讲真话
而获罪，被“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子，钢刀
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
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是一条好汉，
一个好记者。”这幽默风趣、掷地有声的
话，给在场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叶公超打电话给“叶公超的老子”
    叶公超，1904年10月20日出生于江
西九江，著名外交家、书法家。
    叶公超有一次打电话给台北的 《中国
邮报》，找发行人余梦燕。“她不在。请问贵
姓？”电话中的声音说，“我是叶公超”。接
电话的人认为他是穷开心，贸然抢白他
说：“你要是叶公超，我就是叶公超的老
子。”“好，那么，爸爸，请你告诉我在哪里
能找到余梦燕？”叶公超心平气和地说。

    吴佩孚的同学几次三番讨官当
    吴佩孚的同学王兆中前来依附，吴给
了个上校副官。王不满足，称自己“文武兼
资尤富于政治常识”，要求到河南当县长。
吴批了个“豫民何辜”后原件发还。此公居
然是笨伯一个，不识时务，又梦想当旅长：
“愿提一旅之师讨平两广，将来报捷洛阳，
释甲归田，以种树自娱。”吴大帅批复：“且
去种树。”

    毛泽东为国家发展感到焦虑
    1949年中期，毛泽东有些焦虑地说：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
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毛
泽东是针对中国一场正在发生的深刻变
化而说的。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农村的日
子伴随着扛枪、分田的生活已经成为过
去，5.5亿人口要进入一个新的组织网络，
新中国的领导人需要适应和面对一系列
新问题：为国家的发展制订计划、编制预
算、亟待大大提高的生产力、城市中各阶
层的新关系，甚至于死灰复燃的官僚主义
和随着胜利而来的道德上的问题。

    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
    黄 炎培 （1878.10.1—1965.12.21），是近
代中国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
    民间传言，黄炎培珍藏着一部据说是
王羲之真迹的书法作品，毛泽东特借来一
阅，讲好一个月归还。然而仅仅过了一周，
黄就打电话问什么时候还。毛泽东对身边
的工作人员说：“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
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岂知，又过了
几天，黄再打电话，毛泽东问：“任之先生，
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到一个月期
满，毛泽东让人把书法小心用木板夹好送
回，并严命当天零点必须送到。毛泽东对
黄的提前“索帖”之举评价为：不够朋友，
够英雄。
    黄炎培之子黄方毅后来更正说：“事实
上并非是现在传说中的‘刚过一周’，而是
过了一个月借期有余。”“索帖”之举确实
“够英雄”，但是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没
有跳出黄炎培的“方圆论”，怎么看都不逾
矩。

沙镇倾心关爱女孩打造和谐计生
    沙 镇讯 近年
来，沙镇镇把深入推
进 “关爱女孩行动”
作为构建和谐人口
环境的重要举措，以建立关爱女
孩募捐组织为抓手，创新计生利
益导向机制，切实帮助女孩和生
育女孩家庭解决生活、学习等方
面的实际困难，有力促进了全镇
人口、经济、社会的和谐、可持续
发展。
    创新载体，形成合力，努力
打造关爱女孩基金平台。在充分
调研的基础上于2009年成立了
全区首家关爱女孩基金会，使之
成为连接政府、社会和女孩的平
台和纽带。成立关爱女孩基金会
理事会及监事会，具体负责资金

的管理、救助对象的审核等工
作。自2009年以来，共开展三次
集中关爱助学活动，帮助失学、
辍学及家庭困难女学生500人
次，发放关爱助学资金20余万
元。
    落实政策，贴近群众，切实
完善女孩利益导向机制。针对独
女户和双女户家庭出台了多项
奖励优惠政策。一是对女孩户在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升学、就医、
土地使用、银行贷款、农业经济
项目承包等方面，给予适度倾斜
和照顾。二是农村终身只要一个

女孩的计划生育家庭给予一次
性2000元的现金奖励，并落实
每月父母50元的奖励金。三是
农村双女户女性绝育者每月落
实50元的奖励金。四是在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中，对终身只要一
个女孩户、60周岁以上农村部
分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对象家庭、
双女绝育户家庭成员交纳的个
人筹金，实行全免制度。
    以人为本，突出特色，全面
实施“生育关怀”。把“关爱女孩
行动”与日常计生管理紧密结合
起来，全面实施“生育关怀”，进

一步深化计生
优质服务。一
是组织计划生
育服务队为全

镇20个独生子女困难家庭解决
生产、生活问题60多件。二是镇
村两级技术服务人员免费为
8000余名已婚育龄妇女健康查
体，同时提供生殖保健知识的服
务。三是以人为本，变坐堂式管
理为巡回登门式服务。镇计生
办、妇联组织八大站室工作人
员，组成服务队和计生服务直通
车，每月固定时间在全镇七个工
作点，现场开展面对面零距离服
务。
    （通讯员  王德国
    郑成亮   胡学燕）

渡江战没前国共两军齐击英舰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
军百万雄师屯兵长江北岸，集结
在西起九江、东到江阴一线。渡
江大战爆发在即，此时解放军方
面警告外国船只，所有外国军舰
务必于4月20号前撤离长江，
美法等国都知趣地将军舰撤出
长江。
    然而，英国远东舰队军舰
“紫石英”号不顾禁令，公然在 4
月20日晨驶过江阴，进入东路
军即将横渡的江面，江北岸的解
放军在8时30分鸣炮警告，要

其退出战区。但紫石英号并未返
航或停航，反而不顾警告继续加
速行驶。
    三野炮兵负责封锁江面任
务的两个炮兵连的六门火炮随
即开火，紫石英号也开炮还击。
在历时数分钟炮战中，紫石英号
舰桥被直接命中，正、副舰长均
负重伤，前主炮被击毁，舰体被
洞穿，船舵被卡死失去方向控
制，紫石英号转向南岸，随后驶
入一处浅滩搁浅。最后英舰挂起
白旗，并发电求救。在看到白旗

后，我方停止了射击。
    得知紫石英号被炮击的消
息。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副司令梅
登中将率领“伦敦号”、“伴侣号”
与“黑天鹅号”准备接应紫石英
号冲出解放军控制区。4月21
日晨，英军的三艘军舰由江阴向
上游行驶准备解救被困的“紫石
英号”，解放军发现了这三艘英
国军舰，由于英国军舰挡住了我
23军渡江的航道，我军在多次
警告无果的情况下对英舰开火
了，英舰随即开火还击。

    令英军愕然的是，长江南岸
国民党军桥头堡的炮兵也对其
轰击。参加这场炮击的一位国民
党军官日后说，国民党军队中多
数人都有民族自尊心，痛恨帝国
主义在中国的胡作非为，看不惯
国民党内一些洋奴的嘴脸，他们
见到解放军炮击英舰，都心里大
感痛快，佩服之余，不甘落后，也
纷纷加入对英舰作战。在国共两
军炮火狂飙的打击下，英舰狼狈
而逃。据战后统计，这次事件英
军阵亡近百人。


